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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赶海记

■■ 魏福迪

（组诗）

□□ 郑亚演郑亚演

跃动的海岛跃动的海岛跃动的海岛跃动的海岛
捉青蟹

特呈徒步特呈徒步
■■ 梁玉钦

碧波之上，船来船往。目

光所及的远方，是树木葱茏、

白云缭绕的特呈岛。

轮渡二楼的护栏内站满

兴高采烈的旅客。风呼呼地

吹着，一位少女紧紧地握住她

的长发，陶醉在秋日的清爽

里。男女学生举着相机拍个

不停：太美了，太美了。

“到了，到了！”快靠岸时，

有人欢叫起来。

码头的牌楼上，“特呈岛”

三个大金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岸上游人如织。我走向游客中

心，满眼都是崭新的旅游观光

车，游客们穿梭其中。

“环岛公路 7.4公里，步行

要花两三个小时。”服务员彬

彬有礼地回答着我的咨询。

特呈岛徒步，我从坡尾村

开始。“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

斜。”特呈岛内有乡村风光，外

有海湾美景。村子里几乎都

是别墅，有的门前贴着“美丽

庭院”的牌子，不少民宅办成

民宿，时有客人进进出出。

能近距离地接触野生的

树木，认识海杧果，是这次徒

步的收获之一。鸡蛋般大小

的海杧果像青枣那样光溜青

亮，我摘了一个，乳白色的汁

液马上从蒂口溢出。远处是

一片“星星”，走近一看，原来

是黄槿树枝头黄灿灿的花

儿。黄槿树是无用的木材，现

在已经鲜有种植了，特呈岛却

还保留着这份古朴。

特呈岛旅游度假区的沙

滩，沙白水清，波平浪静，时有

海鸟翱翔于碧海蓝天之间，当

一轮红日冉冉而下，海面将呈

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

长天一色”的落日胜景。

凉风习习，彩旗猎猎，有

几个家庭正在沙滩上活动。

他们或盘坐在树荫底下的席

子上享受水果糕点，或坐在茅

伞下与市区隔海相看，或走上

伸向海湾深处的栈道吹海

风。一位妈妈领着几个小孩

在踏浪，白浪花冲上孩子们的

小腿，碎成清脆的笑声。

我走入山庄，迎面看到了

解缙的雕像。这位翰林大学

士提着笔，似乎正从沉重的

《永乐大典》中抬起头。他肯

定被眼前的海湾风光惊诧到

了，挥笔写下“峰濯沧溟应斗

魁，波澜绕翠浪头排”的诗句。

温泉度假山庄里，精致的

茅草别墅掩映在花草树木之

间，清凉、朴质、幽静,远离尘

嚣的松弛感扑面而来。片刻

后，一众游客的到来打破了园

林的清静。在品尝了一杯冰

镇的红豆椰子汁后，我心满意

足走出度假区，走上了环岛公

路直奔红树林景区。

环岛公路漫溢着新鲜洗

肺的空气，鸟、花、果、树、修

竹、溪流、萋萋芳草，自然界的

风物色彩缤纷，热闹非凡。有

只戴胜鸟在我的侧边跳跃着

前行，与我相伴好一段路。

红树林如绿云般停在海

滩上。曲径通幽的栈桥上，渺

远迷蒙的亭子里，人头攒动，

影影绰绰。清风从海面拂来，

穿过郁郁葱葱的红树林时放

慢了速度。悦耳的鸟鸣声，在

红树林深处蜿蜒，时近时远，

时断时续。特呈岛的红树林，

以纯天然、树龄高、盆景式成

为红树林中的翘楚，无数人慕

名而来，无数诗文为之而作。

我放眼四望，心旷神怡。

红树林风景区的大门口，

一对中年夫妇骑摩托车刚好

到达，看样子他们是到红树林

海滩赶海的。我不想再走路

回去，硬着头皮问：“大哥，能

骑车送我回码头搭船吗？多

少钱我付。”

“什么多少钱呀。”大哥大

姐说。 特呈岛人总是那么淳

朴、热情、大方。令我感动的

是，大哥送我到码头，并没有

立即离开，而是一直看着我登

上到轮渡才离开。

轮渡顺风启程。在回望

特呈岛的刹那间，我又想起了

解缙。解缙笔下的“火烟光起

盐田熟，海月初升渔艇回”中

的盐田已成为遗迹，他所嘉许

的“地灵福气生天外，自有高

人出世才”，在六百年后的今

天变成了现实——特呈岛已

经被打造成全国闻名的国家

海洋公园、全国特色景观旅游

名村。

特呈岛的红树林，以纯天

然、树龄高、盆景式成为红树

林中的翘楚，无数人慕名而

来，无数诗文为之而作。

吴川良美村冬日的黄昏，

是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良

美村是一条面朝大海、背靠市

区的自然村，人口 2000 多人。

从吴川市区出发，小车驶过明

珠湾桥，只需十分钟的车程。

良美渔港的北面与市区的金

沙广场、市博物馆大楼隔海相

望，东南面与明珠湾近在咫

尺。傍晚时分，成群结队的水

鸟在退了潮的海滩上觅食，在

这样的时刻，它们沉浸在大自

然的怀抱中，也成了人们眼前

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当太阳缓缓落下，金色的

余晖洒满了海面，给摇曳的小

船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

微浪过处，轻舟摇曳，像是在

为这美妙的时光起舞。海平

面也被夕阳的余光染成了金

黄色，犹如一面金色的镜子，

反射出天空袅袅彩云变幻无

穷的美景……

良美村边有 20 多公顷的

防风林带，树林常年郁郁葱葱

的，海风过处，树枝沙沙作响，

仿佛在低吟浅唱。据村干部

介绍说，近年来，村里年轻人

发现此地“商机无限”，陆续开

始承包开发成休闲野营场地，

发展“帐篷产业”，做大做强村

中的文旅产业。附近村民也

做起靠海吃海的生意，海鲜美

食店一间接一间，一时间良美

村变得熙来攘往，好不热闹

……昔日寂寂无闻的渔村沸

腾起来啦！

黄昏时分，人们沿着海边

柔软的沙滩漫步，享受着黄昏

的宁静和美好。他们或是情

侣手牵手，或是朋友相伴，或

是独自一人，步履轻盈地行走

着。他们的面容中洋溢着宁

静和满足，在这一刻抛开了一

切烦恼和压力，只专注于眼前

的美景和内心的宁静，让思绪

飞扬……

岸上防风树林里的梢上

鸟儿在尽情地欢唱，它们在夕

阳的映照下，一会儿栖息林

间，一会儿展翅飞翔。一队一

队的雁阵，自由自在地在空中

翱翔。它们那悠长的嘶鸣声

在黄昏的天际中回荡，给这个

场 景 增 添 了 一 份 生 机 和 活

力。在这个时刻，我可以忘却

繁忙和喧嚣，静心感受内心的

声音。这是一个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时刻，让我切身感受到

大自然的美丽和力量。在光

阴中流转，捡拾新的生活细

碎，温暖和感动自己，激发出

内心对美好一年的向往，从心

底涌出无比的舒适和宁静。

“哒、哒、哒、哒”，小渔船

拽一把黄昏的斜阳，铺满岁月

归港。此刻，夜并不寂寞，星

星已经醒来，挂在纯净的天幕

上。随着夜色渐深，海滩上的

喧嚣逐渐归于宁静。人们带

着欢声笑语离去，那心中的美

景，化作了梦中的一抹暖意。

渔
村
良
美

■■
何
晨
枫

你要读懂这个海岛，首先

要从一定的距离，一定的高度，

甚至穿越一定历史时空，才能

读懂她的姿色，她的灵动和她

的全貌。

眼前南三这个海岛，你就

是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

向，才能把她读得客观而精彩。

20世纪50年代前，她就不

是一个孤立的海岛，她的乳名：

鹭洲岛，是由十个小海墩组合

而成的。划船离开这些零碎的

海墩，或站在比她稍高一点的

方位，你会觉得她宛如一片片

形状各异、随风飘动的灌木

叶。阳光像金色的砂子撒在海

墩上；海涛涌着坭沙积聚成一

块块波浪式的小沙滩。在那些

年代，每个海墩都搭建起一间

间竹壁结构的茅草房，散居着

风餐露宿的渔民。据地方志介

绍，大多岛民是从福建莆田一

带讨海捕鱼漂流过来的，古铜

色的面孔，刻下他们生活的艰

辛和岁月的沧桑。他们在这里

不分昼夜地劳作，把人生的命

运系于这汹涌澎湃的大海。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看到

了希望的曙光。海岛在漂浮不

定的日子里，顽强地生长着她

的树木、野草和沙滩。鱼群在

她的身边款款地游动，飞鸟在

她的上空自由自在地飞翔。从

摇橹晃动的小舟上，人们开始

留意她动漫般的姿态和天衣的

原色。小舟穿行在她们之间，

浮动的海墩，直面阳光的照射

和海水的荡漾，仿佛一颗颗嵌

在南海的蓝宝石。

20世纪50年代初，岛民响

应政府号召，筑堤修坝，围海造

田，喷发出一股“敢教日月换新

天”的热情，用海水泡浸粗糙而

有力的双手，用“铁打”的扁担

和“牛皮”的双肩，把十岛联接

起来——南三联岛。

“十岛联姻”，构成一个不

乘小舟就可以徒步穿行的岛，

一个四面为海波冲浪涌的岛，

一个诞生于南海成长于南海的

岛，一个随潮涨而小，潮落而大

的岛。

冬春两季，晨风雾漫，小岛

安谧，你看不清她天成的面孔，

只听见小舟嘙嘙的橹声，和寥

廓天空丢下几声长长的鸥鸣。

小岛仿佛沉到大海的深处，海、

岛、雾浑然一体，天水间只留下

一片苍茫。临近中午，软弱无

力的阳光探出头来，小岛便露

出朦胧的面孔，但随着日头西

移，又渐渐隐去她的棱角，让傍

晚伫立的灯柱和夜幕的灯光守

候着条条似睡非睡的小村庄。

夏秋之交，东升的朝阳最

早光顾这里，蓝色的海水最爱

亲吻这里。鹭鸟从远方飞来，

掠过方格形的虾池，眷恋着仙

景般的海岛。它们或许寻遍南

海所有的岛屿，最后才选择在

这里生息繁衍的。它们既听惯

了潮水涨落的涛声，又习惯于

这躁动鼎沸的人声。它们忘记

了远征的劳累，单脚静静地伫

立这里，享受着海水、阳光、沙

滩，树林给予的恩赐，用灰黄色

的小嘴梳理着光滑的羽毛，感

受人与自然的和谐；沉浸于腾

空鸟瞰，俯冲踏浪高技能表演

的快乐。

燥热似乎远离这里，当夕

阳西沉，最后一缕霞光退去它

的橙色，清新的空气便从南海

徐徐吹来，滚烫的热风被湿润

凉爽的海风带走、冷却。打开

窗户，你可以在凉意十足的海

风吹拂下，枕着一席好梦，睡到

天光，这无疑是大自然赠给海

岛人一份独特的厚礼。在天色

渐凉的夜晚，你徘徊于露水闪

烁的田径，望着一轮洁净的明

月，列阵的雁群会从你的头上

飞过，鸣叫的声音响彻海岛每

个角落。这时，满载月光的海

岛又像一艘巨轮在碧波万顷的

南海浮动着、移动着。

寒冷也似乎与这个海岛无

缘，当北方还冰冻三尺，风雪飘

飘时，这里却是裙衣短袖，暖意

融融。上苍格外关顾这个海

岛，让自然的绿色屏障和温暖

的气候永驻这里。

乘坐游艇，绕过绵延 83公
里的海岸线，触摸123.4平方公

里的海岛陆地，你会感觉到她

的脉搏的跳动，她的律动牵着

南中国海的每条神经。每天的

潮汐涨落，彰显着她变幻莫测

的芳姿。这里的一湾碧水，不

再是一方独享的渔歌晚唱；半

截海滩，风车列队站成一种气

势，阵阵海风在风叶上打转，发

出沙沙的响声；鉴江的流水在

南海的西岸，海岛的东部咕咕

流动；邻岛南面，中科炼化、钢

铁厂，从这里获得风力发电的

能源补充，现代化的生产线，连

着滚滚而来的鉴江水，连着烟

波浩瀚的南海，连着习习吹来

的海风。

海风，每天都翻开新的一

页。所谓“贱过南三坭”，早已

成为南海远古而来，澎湃而去

的历史。自从桥跨大陆，升格

为旅游岛后，这里便变为一片

热土，一块正在开垦的处女

地。海东快线、云湛高速公路，

穿山越岭，跨海过桥，从远方伸

展而来。过去黑灯瞎火的贯岛

公路，如今灯火彻夜通明，仿佛

来自南海蜿蜒流动的小灯河。

南三，穷乡不再荒芜，孤岛不再

寂寞。

驱车，只要一支烟的行程，

就可融入浩浩荡荡的闹市。在

人贯岛路上，再也看不到岛民

为生活奔波、出行烦恼的愁容，

挂在他们脸上的，是甜甜的笑

意、自足和舒畅。那些祖籍南

三岛的年轻人，每逢节假日，怀

着浓浓的家乡情结，从闹市驱

车匆匆赶回，与家人吃完团圆

饭，还要到海边在沙滩躺一会

儿，吹一吹海风，这种城乡结合

式的休闲生活，令许多城里的

年轻人垂涎三尺。

今天的海岛，充满着无穷

的魅力，放射出耀眼的光彩，连

天上的飞鸟也格外钟情这里。

每年春节过后，成群结队的燕

子便呼朋唤友而来，栖于横空

而过的高压线上，春意盈盈地

望着同居豪宅的主人，快慰于

在苍茫的天地间觅到难得的知

己；它们乐意在这里筑巢生息，

传承后代，享受这里的阳光、海

水、沙滩以及屋檐下主人甜甜

的鼾声。

我站在市区高楼的阳台，

观大海潮涌，听浩荡涛声。大

海的巨掌捧起五光十色的海

岛，霎时幻变成一座海市蜃

楼。我久久地、深情地凝望着：

啊，浮动的海岛，我清风涛韵的

家园！

北部湾
（组诗）

■■ 梁云山

菠萝的海

是红土地献给南海的礼物

还是琼州海峡对雷州半岛的

谢意

风从蔚蓝吹向翠绿

甜从翠绿涌向蔚蓝

那飘扬的风筝

牵着包饰丰收的彩带

海鸥越来越多

逃离我的童年

原来聚到这里来了

那时在北部湾海滩

为了救一个同伴而前仆后继

羽毛带着鲜血，哀鸣笼罩天空

我第一次对着大海哭了

但眼泪，浇不灭悲痛的汹涌

那时候你们很瘦

我也很瘦

大海也很瘦

感觉现在大了，肥了，多了

船木茶几

沧桑已被刨去，容颜已被刷新

但风暴和孤独，仍留在体内

如果你在茶香与水汽缭绕的

午后

听到涛声和海鸟的叫声

那是因为我

想家了

也欢快了

半月湾

湾外那千百个夜晚，几乎都不

见了

湾内那一个，却鲜活着

你捏着二十多年前一张照片

所说的半月湾

除了风微凉，篝火红

其他的与我完全不同

我的半月湾里有一艘破船

月光下那一滩水，始终亮着，

一个笑容

渔人老帽檐压着晨光

绿褂子蹭满泥香

渔人弯下腰时

滩涂便洇出岁月的形状

蟹爪在指缝间挠着潮汐

的痒

蓝桶沉默如岸

盛着半桶浑浊的浪

渔人捏起蟹壳的刹那

泥块簌簌坠落

像抖落一段咸涩的时光

远处的桥拱着背

把天空抻成一匹红绸

渔人的掌心

正托着一只蟹的倔强

蹬碎了泥里的夕阳

潮退去的地方

脚印深一脚浅一脚生长

蟹的挣扎是海的余响

渔人粗糙的指

捂成了生活的量纹

风掠过泥滩皱

把渔人的身影揉进苍茫

那只蟹最终跳进桶里

溅起的泥点里晃着桥和

滩涂

还有渔人佝偻的脊

抓海鳝

红树林把根须扎进淤泥

像无数苍老的攥住潮汐

渔人弯腰时

绿色的衣摆垂落进泥沼

树根共享潮湿的呼吸

手指掐住海鳝的滑腻

那是海在泥里逃窜的

痕迹

渔人的掌纹里积着盐霜

每道沟壑盛过

潮涨潮落的秘密

桶子张着网的嘴

吞咽泥沼里扭动的光

海鳝的银弧闪过

惊起一串水泡

是泥地写给大海的短章

红树林沉默着

渔人把自己种进泥里

如另一种根系从浑浊中

打捞生活的形状

把日子攥成鳝的模样

当潮汐漫过脚印

泥沼里只剩桶的蓝

透过光斑直抵树根

渔人衣角抖落的泥

正悄悄把海往陆地里搬

挖章鱼

桶里盛满海的絮语

章鱼的触须缠绕着潮汐

每一圈沙滩的褶皱里

藏着退潮时沙与浪的

密约

掌心托着迷你的海

章鱼在水的纹路间试探

它不懂人类的惊喜

把风攥成透明的忐忑

草帽垂落的阴影里

渔人拎起一捧泛白的

挣扎

桶沿溅起的水花

是海在岸边遗落的省

略号

蹲下身时惊动了沙砾

淤泥里涌出湿冷的呼吸

渔人捧起的不仅是章鱼

更是滩涂深处海的私语

那些纠缠的灰紫色

在桶中堆叠成暗礁

当渔人起身走向岸线

身后的脚印里还泡着未

干的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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